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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和阐释∗ ①

孙亚丽

【摘　 　 要】 龙马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特质, 其基本内涵形

成于 《周易》。 《周易》 卦爻辞中的龙马意象主要展现于 《乾》 《坤》 卦中,
两卦阴阳爻的转换与交融促使龙马意象相结合。 借助符号、 卦象和卦德赋予

的意义, 龙马意象从天地之道推衍至君臣之道。 《易传》 对龙马精神的建构

在以普遍的天道为本的同时, 泛化为广义的人生信念。 龙马精神呈现为刚

健、 柔顺的价值原则与积极进取、 宽容厚德的精神相融合, 其中既有方法

论, 也指明实践目的, 具体展开于经天纬地、 安邦济世及主体自立方面。 龙

马精神的演变与 《周易》 的类比联想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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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者莫若龙, 行地者莫若马”,① 古人对龙马的形态想象非常丰富,
对其精神风貌也有很高的期望, 所谓 “龙马精神海鹤姿”。② 《辞海》 《中国

成语大辞典》 等辞书中的传统解释认为, 龙马指传说中的骏马。 龙马精神,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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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像龙马一样精神焕发, 形容健旺非凡的精神。① 《周易》 经文中以乾为龙、
坤为马, 马行千里, 与龙偕行。 龙马意象是 《易传》 构建龙马精神的基础,
其精神内涵常被用来表征君子的德行修养。 《乾》 《坤》 中龙马意象表征的

价值原则呈现为一种互补和融合, 赋予意象以生命精神和宇宙精神, 龙马精

神遂成为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健行不息、 厚德载物、 不断向上的民族力量。
可以说, 《周易》 对构筑中华民族崇尚的龙马精神的思想内涵和欣赏习惯发

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周易》 中的意象简称为易象, 二者为种属关系, 易象从属于意象。 从

研究易象的发生、 发展而言, 《周易》 为 “群经之首, 大道之源”, 易象奠

定了中国文化中的意象母题, 影响了中国意象文化含义的延展。 《周易》 中

的龙马意象和先秦文化的精神层面有内在的联系, 是易学与文化的深层次融

通。 文化精神层面对易象的滋养形成某种意象和特定的境界, 决定易学的思

想意义和文化价值。 正如荣格所说, “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

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 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

哀的一点残余”。② 易象是 《周易》 时代人们潜意识的内容所在, 是人们共

有的心理遗传和精神信仰。 《周易》 中的龙马作为天地意象的载体和媒介,
在具体境遇中被设定相应的内涵, 被赋予人的生命精神, 不断演绎和拓展着

生生不已的宇宙精神。
目前学界对龙马精神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与龙马动物身份相关的起源、 图

腾崇拜等文化史主题, 亦有若干论文从 《诗经》 《楚辞》 等文学作品中寻找

马意象与龙马精神的关联, 还有从生态学层面讲论 《周易》 生命精神等的

文章,③ 这些研究颇有启发意义。 然而, 从整体来说, 学界对龙马精神的研

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还远远不够。 意象研究存在不同的研究方向, 或以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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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 为目的, 或以研究易象的发生发展为目的, 二者既有联系又有不

同。 本文从中国文化瑰宝 《周易》 考察龙马意象的本义, 探究龙马精神的

发生、 成长和定型的过程, 以期为重新认识龙马精神及其现实意义提供新的

视角。 ①

一、 《周易》 卦爻辞中的龙马意象

《周易》 的法则来自对自然现象的摹写, 以物象相互作用说明万物的

形成和变化, 并通过设卦观象, 立象尽意。 “意” 是感悟的目的, 是本体;
“象” 选取的具体事物是媒介, 是喻体。 《系辞》 中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

赜, 而拟诸其形容, 象其物宜”,① 作《易》 者从爻象到卦象, 模拟大自然

之象, 在意识领域创造了恢宏的宇宙模式, 从形象思维跳跃到超越客观世

界的意象思维, 这便是形象—观念—意象的思维过程。 这一思维过程采取

类比联想思维方式, 即借助一种具体的 “象” 进行认识、 比附, 推论出一

个抽象事理的思维方式。 《周易》 的象数思维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

上, 以阴阳符号构建卦象, 由卦象感悟卦德, 实现推天道以明人事, 引导

天人合德。
龙马在 《周易》 经文中以动物意象出现。 《周易》 卦爻辞大多模拟自

然物象, 也有纯粹的虚拟之象。 其中, 动物意象非常突出, 约有 20 种动

物出现, 而龙马意象出现的频率最高。 在 《周易》 中, 龙象共出现 35
次, 主要是在 《乾》 卦; 马象共出现 21 次, 分布较广, 以 《坤》 卦为

主。 《乾》 《坤》 蕴含着 《周易》 核心的精神内涵, 统领其余 62 卦。 《周
易》 中龙马意象分别出现在 《乾》 《坤》 等卦爻辞以及 《彖》 《象》 《文
言》 《系辞》 中, 借助阴阳、 刚柔变化的演绎, 龙马意象的内涵逐步形成

并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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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 卦爻辞中的龙意象主要体现在 《乾》 卦中, 《坤》 卦上六爻也

出现了 “龙战于野, 其血玄黄” 之龙象。 从 《乾》 九四 “或跃在渊”、 九五

“飞龙在天” 来看, 《周易》 中的龙可上可下、 可飞可潜, 乃变化多端、 阳

刚健壮之物。 后人在阐释 《乾》 龙时, 多认为龙乃虚拟物象, 《周易集解》
引沈 士的解释: “称龙者, 假象也。”① 卦爻辞中也未具体描述龙的形象,
但 《周易》 把龙当作一种动物。 《系辞》 曰: “尺蠖之屈, 以求信也。 龙蛇

之蛰, 以存身也。” 龙蛇休眠以保存生命。 在 《说卦》 “乾为马, 坤为牛,
震为龙, 巽为鸡, 坎为豕, 离为雉, 艮为狗, 兑为羊” 八卦的动物意象

中, 龙与马、 牛、 鸡等动物平列, 龙被当作了动物。 按照 《说卦》 的解

释, “震为雷、 为龙”, 龙与雷联系在一起。 《说卦》 曰, “动万物者莫疾乎

雷”, 震雷是促进万物生长的强劲动力; 又云, “万物出乎震, 震, 东方

也”, 雷与东方相配, 五行中把青龙、 白虎、 玄武、 朱雀与四方相对应,
青龙配属东方。 李炳海在 《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 中认为龙图腾和雷图腾

源自太昊氏, 是史前时期的产物。 太昊氏就把龙与雷作为自己的双重图腾,
东夷族的原始雷神便以龙的形象出现, 这反映了龙图腾的地域特点。② 许

慎在 《说文解字》 中曾描述龙的形象: “龙, 鳞虫之长, 能幽能明, 能细能

巨, 能长能短。 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潜渊。”③ 许慎认为龙具有 “能幽能明,
能细能巨, 能长能短” 的变易性以及 “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潜渊” 的时中

性, 这与 《说卦》 中对震龙出东方的描述相类。 往来幽明、 化长变短之变

易能力, 表征着天道生动流行、 变化运转, 在毫无滞碍中创发出宇宙生命

气象。 春登秋潜的时中精神, 代表着天道化育、 逍遥自在的随时精神。 同

时, 《彖》 中也描述 “大明终始, 六位时成, 时乘六龙以御天。 ……首出

庶物, 万国咸宁”。 阳气乘着六条巨龙驾驭自然, 龙象周流不息, 天下万

方和美昌顺。 《周易》 中的 “龙” 蕴含着巨大的创生力, 绵延万物, 生生

不息。
《乾》 卦为 “首出庶物” 的第一卦, 龙象主要体现在初九、 九二、 九

四、 九五、 上九及用九爻辞, 作 《易》 者把 《乾》 卦的阳爻想象成一条龙,
并且是不同时间、 地点以及不同形态的龙, 讲述龙运行的过程及其发展规

律。 初九爻 “潜龙, 勿用”, 初九位于事物的初始阶段, 此时的龙潜伏着。
“勿用”, 孔颖达解释为 “言于此潜龙之时, 小人道盛, 圣人虽有龙德,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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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唯宜潜藏, 勿可施用”,① 这是从现实功用而言, “用” 为行动, 此时有

一定的限制条件。 从事物发展过程来看, 正如 《文言》 曰: “潜之为言也,
隐而未见, 行而未成, 是以君子弗用也。” 初九爻处潜龙之时, 条件不成熟,
君王不宜有所行动。

《周易》 最初是一部算卦书, 并非为普通民众服务, 而是用于君臣治国

理政。 商周时期, 受天人合一学说影响, 实行等级森严的宗法制, 君主采用

神权政治的手段统治社会: 一方面借助算卦的形式, 使巫史等成员参与国

事, 主文谲谏; 另一方面借助卦爻辞的占算结果约束君臣的行为。 对君臣来

讲, 其最关心的莫过于占筮结果。 因此, 九二爻 “见龙在田, 利见大人”
中所言 “大人” 应为君王等贵族。 九二爻的龙经过初期的潜隐, 此时已行

进到地面上。 这意味着如果君王贵族算到这一爻, 非常有利。 言外之意, 小

人推演到这一爻并不好。 从初爻到九二爻的龙在不断积蓄力量, 意味着君王

当韬光待时, 以成其行。 这中间经历各种磨炼, 九三爻、 九四爻便展现对

龙、 对君王的考验。
九三爻讲 “君子终日乾乾”, 实际暗含龙象运动过程, 王弼认为 “‘乾’

体皆龙, 别而叙之, 各随其义”。② 九三爻是下卦的最高阶段, 已临近上卦,
此时多惧。 “夕惕若厉”, 不仅白天不停努力, 而且到了晚上也不能松懈。
九三爻怀着警惧之心, 只有不停地进取, 才有可能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
《周易》 有深沉的忧患意识, 这根源于大自然阴阳不测的强大威力以及人们

世代相传的恐惧心理。 但这也并非无解, 作 《易》 者认为可以德解忧, “危
者使平, 易者使倾; 其道甚大, 百物不废。 惧以终始, 其要无咎, 此之谓

《易》 之道也” (《系辞》)。 自始至终, 谨慎而为, 即使遇到险境, 也会

化解。
发展到九四爻, 面临 “或跃在渊” 的选择, 须有理性精神。 梁漱溟先

生认为,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理性。③ 此理性并非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

性, 西方传统哲学将理性视为人们认识事实真理的能力或对象世界的本质结

构等, 中国的理性精神更重视人们寻求生活真理的能力。 因此, 对九四爻,
做出怎样合理的选择才能趋吉避凶呢? 九四临近九五君位, “或跃在渊”,
一种解释为有时飞跃, 有时沉入深渊; 一种解释为有的人跃入龙门, 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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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入渊底。 《乾》 卦讲为君之道, 前一种理解更合适。 从客观条件看, 临近

功成时, 往往起落幅度较大。 从主观来看, 君王需要有一种平静通达的心理

状态, 做好应对, 飞跃时不忘乎所以, 沉渊时不消沉低落, 能理性地涵容波

荡不平。
九三、 九四两爻龙象步入进退维谷的处境, 危险与机遇并存。 “夕惕

若厉” 的忧患意识, 加之理性选择, 不躁进求成, 进退之时谨慎处之。
只有步步为营, 才能蓄势待发, 实现九五 “飞龙在天”。 在时、 势、 位、
才、 德等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之际, 毫无保留地、 全方位地展现自我, 尽善

尽美地实现天地之大业。 圆满之际也意味着即将有所亏损, 上九爻 “亢

龙有悔”, 上九居卦之极, 穷高曰 “亢”, 龙飞超出自身能力所限, 意味

着危险, 穷极生变。 变化的一种可能, 正如 《坤》 卦上六爻 “龙战于野,
其血玄黄” 描述的阴阳相战的结果。 上六爻居 《坤》 卦之极, 以阴爻居

阴位, 阴盛已极, 故有 “穷” 之象。 上六与卦外之阳争斗, 互不相让,
以致血泣天地。 《乾》 卦六爻皆为龙, 六条龙循环往复, 正如 《彖》 曰:
“云行雨施, 品物流形。 大明终始, 六位时成, 时乘六龙以御天。” 《乾》
卦每一爻都是一条龙, 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变化。 万物在 “云行雨施”、
气象优美的自然环境中流动变更其形态, 这就是六爻生长变化的过程。 到

达用九之时, “见群龙无首吉”, 六条龙没有地位之差异, 共同为主, 形

成合理、 有序、 民主的管理模式。 《周易》 中的龙象在进取、 争斗中最终

走向和谐。
马意象在 《周易》 中代表吉祥如意。 《周易》 在述说艰难困苦之时, 往

往因壮马获救, 化凶为吉。 例如, 《明夷》 卦象是火在地下, 喻示光明陨

落。 六二 “明夷, 夷于左股, 用拯马壮, 吉”。 六二时左股被伤, 不能行

走, 借助壮马拯济之。 《涣》 讲涣散之时如何凝聚人心。 初六 “用拯马壮,
吉”, 震为马, 初爻上承互震, 拯马之象, 初六阴居阳位, 上承九二, 应以

退为进。 亦如 《中孚》 六四爻 “月几望, 马匹亡, 无咎”, 震为马, 善动之

性。 六四在互震中, 上承九五之阳, 所以无咎。 再如, 《屯》 卦六二、 六四

爻中的马象皆阴爻, 用历史的、 动态的画面演绎屯难时期的状况。 六二 “屯
如邅如, 乘马班如。 匪寇婚媾。 女子贞不字, 十年乃字”, “屯” “邅” 皆为

不能前进之义, 六二爻前遇阴爻得敌, 所以不利前行。 “班如” 指马很多的

样子, 六二处震卦, 震为马; 又处互坤中, 坤亦有马象, 马前后班列, 行列

不前。 在远处看不清楚, 走近才发现是 “匪寇婚媾”, 这队人马未带兵器,
是求婚的。 六四再次描述 “乘马班如, 求婚媾”, 而到上六爻则出现 “乘马

班如, 泣血涟如” 之象, 上六居卦之极, 上无所进, 下无所应, 处坎险中,
屯难之极, 须静观审势。 《周易》 中的马象皆与诸卦的阴爻相配, 与坤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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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卦相联系, 在爻位间承乘比应的复杂关系中发展变化出有利的外在条件,
化凶为吉。

龙马意象的结合与 《乾》 《坤》 卦密切关联。 《乾》 六爻都是阳爻, 如

果六个阳爻变成阴爻, 就成了纯阴之 《坤》 卦。 《坤》 卦辞 “元亨, 利牝马

之贞”, 与 《乾》 卦辞 “元亨利贞” 不同, 《坤》 在 “利贞” 间增添了 “牝
马”, 从字义来看, “牝马” 为母马, 表柔顺之意。 母马有一个特性, 就是

永远追随公马, 公马指引着方向、 速度, 彼此相互陪伴。 拥有柔顺之质的动

物很多, 比如牛, 牛比马更吃苦耐劳、 更顺从, 为何选马呢? 马象不仅博大

柔顺, 而且任劳任怨。 《周易》 设定卦爻辞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 但并非绝

对的。 取马者, 原因有二。 一方面可能是 《坤》 卦与 《乾》 卦相配。 《说
卦》 曰, “乾为马”, 则坤为母马。 《坤》 柔顺, 《乾》 健行。 如果 《坤》 卦

柔顺却不健行, 则不能与 《乾》 卦相匹配。 另一方面, 牝马能承载重物,
广行无疆。 正如孔疏: “不云牛而云马者, 牛虽柔顺, 不能行地无疆, 无以

见 ‘坤’ 广生之德, 马虽比龙为劣, 所行亦能广远, 象地之广育。”① 人们

认为牛是负重的, 而马行动迅速轻快。 再者, 牛性柔顺, 往往无条件随从,
而马忠贞不二, 不会盲目顺从。 另外, 牝马又能繁育, 这正好符合 《坤》
载万物而资生之意。

“利牝马之贞” 具体解释为 “先迷后得, 主利西南得朋, 东北丧朋,
安贞吉” (《坤》 卦辞)。 《坤》 为纯阴之卦, 代表终成之意, “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 (《系辞》)。 《乾》 代表创生万物的开端, 《坤》 代表万物皆赖

坤元而有其生, 生为成熟生长, “至哉坤元, 万物资生, 乃顺承天”
(《坤·彖》)。 如果没有 《乾》 的开创与引领, 《坤》 就有可能迷失方向。
《坤》 卦主臣道, 顺承 《乾》 君, 当君主有所行动时, 为臣者不能事事抢

先, 要随顺其后。 《坤》 为纯阴之卦, 向往 《乾》 阳。 《坤》 卦辞以马意

象做譬喻, 说明 《坤》 德在于柔顺、 居后。 在具体行事方面, 君子须 “直
方大” “无成有终” (《坤》 六二、 六三爻辞), 胸怀广大, 谦谨而有原则,
功成而居后。

总之, 《周易》 卦爻辞中的龙马意象主要集中在 《乾》 《坤》 两卦中,
《乾》 卦以龙设象, 《坤》 卦以马设象, 讲述龙马意象在特定时、 位表征占

断结果, 没有明确阐述龙马意象背后的生命精神, 但卦爻辞中的龙马意象是

《易传》 形成龙马精神的基础和核心。 《乾》 卦爻辞描绘了 “潜龙” “见龙”
“跃龙” “飞龙” “亢龙” “群龙” 六种形态。 《坤》 卦爻辞展现的是 “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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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上六时出现龙马相战的结果。 《周易》 卦爻辞中的龙马意象借助符

号、 卦象和卦德三个方面获得意义。 从符号言, 阴为臣, 阳为君。 从卦象来

看, 乾为天, 为公马, 为君; 坤为地, 为母马, 为臣。 大地顺承上天, 母马

顺承公马, 臣子顺承君主。 从卦德言, 乾为健, 坤为顺。 《乾》 《坤》 中的

龙马意象处于不同的爻位中, 面对不同的时空条件, 其运动过程也相随而

变。 《坤》 为纯阴之卦, 向往 《乾》 阳。 《坤》 卦的精神在于配合 《乾》
卦, 与 《乾》 共同由理想走向实践, 此即 “一阴一阳之谓道” (《系

辞》) 者。

二、 《易传》 对龙马精神的阐释与建构

《易传》 对龙马意象的描述主要体现在 《彖》 《象》 《文言》 《系辞》
《说卦》 中。 经文中的龙马意象多是推断吉凶的中介, 在卦意、 卦爻辞的

时空关联中展现其意义。 《易传》 对卦爻辞的解释, 去除了一些神秘诡谲

而予之人文色彩, 龙马意象成为连接天人的中介; 《易传》 对龙马意象的

解释从天地之象、 君臣之道扩展至更广泛的群体。 龙马精神成为普遍的

君子德行和精神风范; 在以普遍的天道为本的同时, 泛化为广义的人生

信念, 逐渐衍化为儒家价值体系的重要原则。 《易传》 阐释龙马精神具体

展开于经天纬地、 安邦经世及主体自立方面, 既有方法论, 也指明实践

目的。
《易传》 建构了龙马精神的价值本体。 《乾》 《坤》 卦辞讲 “元亨利

贞” , 在占筮时代表示事物发展吉利亨通的愿景。 到了 《易传》 时期,
实现了神学向哲学的转变, 便是 “乾道变化, 各正性命” ( 《乾·彖》 ) 。
“大明终始, 六位时成” ( 《乾·彖》 ) 是乾道变化的过程, 道在阴阳的

生长变化过程中显现 “乾道变化” 。 万物每一品类同在乾道变化的过程

中定其性命, 所成万物保持相互间的合作, 即 “保合” 。 彼此间不冲突,
得其所成, 最后提升到更高一层才能达至 “太和” 。 《彖》 从本体宇宙

论角度阐释, “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 乃统天” , 万物凭借依赖之而有其

存在, 乾元使万物存在。 《乾》 卦蕴含着深藏在天地万物中无限的创生

能量, 与 《坤》 卦阴阳结合, 生生不息地绵延着万物之生命, “大哉乾

元! 万物资始” ( 《乾·彖》 ) , “ ‘坤’ 道其顺乎, 承天而时行” ( 《坤·
文言》 ) 。

《易传》 在此基础上, 又将主体生命置于社会秩序中阐释其存在的意

义。 “元亨利贞” 的卦辞给我们描述了万物化生的天在创生过程中呈现的不

同特征, “元者善之长也, 亨者嘉之会也, 利者义之和也, 贞者事之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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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 自 《易传》 言之, 元亨利贞与仁义礼智相配, 元即仁, 亨即礼,
利即义, 贞即智。 犹如程颐在 《伊川易传》 中所讲: “元亨利贞, 谓之四

德。 元者万物之始, 亨者万物之长, 利者万物之遂, 贞者万物之成。”① 依

据 《易传》 所示的思路, “元亨利贞” 是一种道德精神。 元是道德精神之

本, 是天道之仁。 “人与他人精神之感通, 人与他人间之浑然一体之情, 此

乃一切德之始。 礼为人对他人精神之尊重与肯定。 义为人我之各得其正。 智

为人我之成己成物之事之完成而条理见。”② 这种道德精神贯穿于人与他人

精神的关系中, 关怀生命, 展示生命的形式, 探求人之为人的生命意义和存

在价值。 在 《周易》 中, 天道为人道之本, 但形而上的天道本体并没有超

然于价值领域之外, 它多方面地呈现为现实的价值原则。 《乾》 《坤》 两卦

《象》 曰,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天地

之道表现为刚健柔顺的趋向, 在人生领域具体化为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价

值原则。
《易传》 中的龙意象表征自强不息的价值原则, 具体表现为积蓄能量、

刚毅进取、 勇于担当及适时而变等内容。 由 “经” 到 “传”, 龙不仅是符

号, 而且具有了生命主体的地位。 《乾》 初爻、 二爻讲述龙在不断积蓄力

量, 展现生命力的凝聚和内敛。 九三爻、 九四爻居于上下卦变化之际, 在

重重忧患之下, 仍能心志守道、 坚忍不可拔, 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苏轼特别推重九三爻: “夫初之所以能潜, 二之所以能见, 四之所以能跃,
五之所以能飞, 皆有待于三焉。 甚矣三之难处也! 使三之不能处此, 则

‘乾’ 丧其所以为 ‘乾’ 矣。 天下莫大之福, 不测之祸, 皆萃于我而求决

焉。 其济、 不济, 间不容发。 是以 ‘终日乾乾’, 至于夕而犹 ‘惕’ 然,
虽危而无咎也。”③ 苏轼认为九三爻在诸爻中极富担当精神, 这种担当精神

与范仲淹所说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 以及

欧阳修所说的 “以天下之忧为己忧, 以天下之乐为己乐”④ 是完全一致的。
《文言》 中解释道: “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 所以进德也; 修辞立其诚, 所

以居业也。” 君子刚健有为, 需要进德修业, 积蓄力量, 审时度势, 以天下

为己任, 居上不骄, 居下不忧, 更为挺拔, 更为沉毅。 在成就大业之时, 怀

有忧患意识, 无私无畏, 尊重所有, 在功成名就时全身而退。 此际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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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卦, 只见龙象缥缈, 龙德已显, 是一条充满了无限创生力的龙。 《周
易》 中的龙隐喻的是一种崇高的理想, 即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 (《乾·文言》) 这么一种天人合德的

境界。
《易传》 中的马意象表征厚德载物的价值原则。 《坤》 卦为纯阴之卦,

代表终成之意, “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 (《系辞》)。 《乾》 代表创生万物的

开端, 《坤》 卦代表万物皆赖坤元而有其生, 生为成熟生长, “至哉坤元!
万物资生, 乃顺承天” (《坤·彖》)。 如果没有 《乾》 卦的开创与引领,
《坤》 卦有可能迷失方向。 《坤·彖》 曰, “坤厚载物, 德合无疆; 含弘光

大, 品物咸亨”, “厚德载物” 既是修养的标准, 也代表终成原则。 厚德的

修养需要一个过程, 《文言》 在论述这一过程时往往注重 “时” 的特点。 例

如, 《坤·文言》 曰, “ ‘坤道’ 其顺乎? 承天而时行”, “积善之家, 必有

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 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

所由来者渐矣! 由辩之不早辩也”。 事情的发展总会由量变到质变, “几”
最重要。 宋代邵雍认为 “阴几于道”,① 阴比较接近于道, 因为阴具有普遍、
恒常不变的特性。 阳是可知可见的, 是有; 而阴是不可知不可见的, 是无。
天主用, 地主体。 体主静, 对应的是阴, 是大地。 “几” 的发动有好有坏,
若能在发动之时及时察觉, 则可把坏的去除。 若任其发展, “几” 变成了

势, 就很难转化了, 需要承受这个结果。 所谓随时之义, 就是根据具体的时

间条件和特定情境灵活应变, 因时而变, 待时而动, 以决定主体自身的

安危。
另外, 《乾》 《坤》 中龙马意象表征的价值原则并不是割裂或者间断

的, 而是呈现为一种互补和延续。 《乾·文言》 曰: “龙德而正中者也。 庸

言之信, 庸行之谨; 闲邪存其诚, 善世而不伐, 德博而化。 《易》 曰: ‘见
龙在田, 利见大人’, 君德也。” 《乾》 九二爻所处下卦之中位, 居中不偏,
平常行事当谨慎处之, 谨防邪恶之言, 始终保持诚挚之心。 在刚健有为中

存有谨慎之心理, 行中庸之道。 《乾》 九三爻曰 “君子终日乾乾, 夕惕若

厉, 无咎”, 《文言》 在阐释时, 强调 “居上位而不骄, 在下位而不忧”。
龙象表征的刚健精神在这里亦有所缓和, 更多的是刚柔结合的德行修养。
《坤》 六二爻辞 “直方大, 不习, 无不利”, “直” 是人们对大地的观感,
生物不邪乃为直。 古人认为大地是 “方” 的, 大地之大, 无物不载。 由大

地之德推论出人之德, 正直、 端方、 阔大。 “坤至柔而动也刚, 至静而德

方。 后得主而有常, 含万物而化光” (《文言》), 王弼解释说 “始于履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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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坚冰, 所谓至柔而动也刚”,① 《坤》 卦柔顺, 活动时却时而刚健, 兼

具阳刚的特性, 柔中有刚。 在 《坤》 上六爻 “龙战于野” 之时, “阴疑于

阳必战。 为其嫌于无阳也, 故称 ‘龙’ 焉” (《文言》), 《坤》 卦上六阴

爻将发生变化, 与阳爻相争的结果是 “其道穷也”, 上六的纯阴之道已经

发展穷尽。 阴气至盛, 终究要导致阳来, 《坤》 道穷尽, 转入阴阳交合,
此所谓 “天地生生之德”。 可见, 《乾》 《坤》 刚柔互补, 共同演绎龙马之

精神。
总的来看, 龙马精神体现了君子为实现理想而踔厉奋发的精神, “厚德

载物” 使命担当的精神, 以及 “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系辞》) 之

笃行不怠的精神。 正如梁启超先生 《论君子》 所言:
乾象言, 君子自励, 犹天之运行不息, 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

学者立志, 尤须坚忍强毅, 虽遇颠沛流离, 不屈不挠, 若或见利而进,
知难而退, 非大有为者之事, 何足取焉? 人之生世, 犹舟之航于海, 顺

风逆风, 因时而异, 如必风顺而后扬帆, 登岸无日矣。
…………
坤象言, 君子接物, 度量宽厚, 犹大地之博, 无所不载。 君子责己

甚厚, 责人甚轻。 孔子曰: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盖惟有容人之量,
处世接物坦焉无所芥蒂……望之俨然, 即之温然, 此其所以为厚也, 此

其所以为君子也。②

《周易》 的龙马精神呈现为一种勃然向上、 强劲有为的精神趋向, 但这

种刚健的价值取向又渗入了中庸和融的方法和态度。 这源于 《乾》 《坤》 阴

阳偕作的结果。
《易传》 对龙马精神的阐释, 不仅包含实践的方法, 还指明了实践的目

的。 就主体而言, 首要表现为君子卓然自立而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 “龙德

而隐者也。 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 遁世无闷, 不见是而无闷; 乐在行之, 忧

则违之, 确乎其不可拔”, “君子以成德为行, 日可见之行也。 潜之为言也,
隐而未见, 行而未成, 是以君子弗用也” (《文言》), 当主客观条件不满足

时, 主体选择退避, 但仍能志坚守道, 以此积储能量, 选择合适的时机展现

自我。 《坤·文言》 解释 “括囊”, 即 “天地变化, 草木蕃; 天地闭, 贤人

隐”, 天地运转变化, 草木繁衍旺盛, 可当天地闭塞之时, 连贤人也都隐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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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盖为谨慎处世之理。 《周易》 专门设立 《遁》 卦, 具体阐释在困境下选

择退避的智慧。 《遁·象》 曰, “君子远小人, 不恶而严”, 即在处理与小人

关系时, 君子要远避小人, 尤其是在言语行动方面, 不能表露出厌恶之情。
孔子曰, “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 乱也”,① 即对待不仁之人, 不要逼迫太

紧, 否则会出乱子。 《遁》 卦所言隐退, 并非消极避世, 而是当发展受阻

时, 可暂行退避, 身退而亨通。 世俗的力量常常很难抗拒, 但在与之发生冲

突时, 选择合适的退避方式, 依然能够保持自我挺立, 也并不会因此而消沉

无闷, 这亦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当然, 适时退避还只是一种消极的选择,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在本质上

更多展现为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 《乾》 《坤》 两卦反复强调:
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 修辞立其诚, 所以居业也。

(《乾·文言》)
君子学以聚之, 问以辩之, 宽以居之, 仁以行之。 《易》 曰 “见龙

在田, 利见大人”, 君德也。 (《乾·文言》)
君子黄中通理, 正位居体, 美在其中, 而畅于四支, 发于事业, 美

之至也! (《坤·文言》)
在这里, 刚健柔顺的价值原则与积极进取、 唯利民的精神相结合, 不仅

体现于君子龙马精神品格的塑造过程, 而且指明了龙马精神最终的目的和方

向。 龙马精神的内涵丰富, 能量强大, 把 “穷神知化” (《系辞》) 作为人生

哲学的最高境界, 把 “发于事业, 美之至也” (《坤·文言》) 奉为人生的大

事业, 唯有利于民之事才是最伟大的。 《坤·文言》 中对君子之德含于内又

发挥于外多次美颂。 《易传》 对龙马精神的阐释, 更加深刻地显明主体自身

的力量。
龙马精神不仅是君子刚健向上的精神力量, 而且还呈现为生生不息的

过程。
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何其序, 与鬼神

合其吉凶。 (《文言》)
天地之大德曰生。 (《系辞》)
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之谓易。 (《系辞》)

《易传》 认为宇宙中天地氤氲、 万物化醇, 阴阳交感推动事物的发展变

化, 发展变化才会有前途。 周而复始、 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由此产

生了万物永恒的变化以及不断的平衡。 君子能顺应天地宇宙的变化大势,
“而个体一旦真正融合于绵延不绝的宇宙之流, 便能超越有限 (生死),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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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永恒的存在意义: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

其序。’”① 宇宙生生不息, 个体仅为宇宙洪流中的一个小分子, 当两者融合

为一体, 便形成与天地同久、 与日月同辉的恒久价值。
总之, 《周易》 卦爻辞中对龙马意象的描述, 随着时、 势、 位的变化

而运动发展。 历经时间的陶冶, 到 《易传》 时期龙马精神的丰富内涵才

真正表征出来。 乾为阳、 天, 为龙, 龙飞上天; 坤为阴、 地, 用马, 马

行千里, 与龙偕行。 所以中国文化中讲龙马精神, 主要就是 《乾》 《坤》
两卦蕴含的永恒而壮阔的生命精神, 有如天地间的龙马, 气象万千, 审

时度势, 配合行动, 展现出生命的力度、 强度和密度, 拓展出积极自由

的真我。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龙马精神意为人之 “盛德”, “德” 具有行为与

实践的意义。 《系辞》 中多次讲到 “德”, 其内涵与孔子、 老子所言之德有

所不同。 孔子多从伦理角度阐释仁德, 老子从哲学角度阐释无为之德。 《易
传》 中的 “德” 是与 “业” 联系在一起的, “可久则贤人之德, 可大则贤人

之业”, “夫 《易》, 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系辞》), “德” 与 “业”
间存在一种因果关联。 《易传》 认为人们最大的德行是善于认识和把握事物

的变化奥秘, 推及人事, 以成就一番功业, 正如 《坤·文言》 所言 “发于

事业, 美之至也”。 这便是先人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便是 《易传》 时期人们主体意识觉醒的宣言。

三、 由 《易经》 到 《易传》: 龙马精神的演变

《周易》 经传对龙马意象的运用和阐释, 使龙马精神的内涵基本定型,
也为后世理解龙马精神的历史语境和学术阐释奠定了基础。 汉唐时期延续和

传承了 《周易》 经传原本的思路, 如虞翻所言, “乾健故 ‘强’。 天一日一

夜过周一度, 故 ‘自强不息’”,② “君子之德车, 故 ‘厚德载物’”;③ 干宝

解释: “言 ‘君子’ 通之于贤也。 凡勉强以进德, 不必须在位也。 故尧舜一

日万几, 文王日昃不暇食, 仲尼终夜不寝, 颜子欲罢不能。 自此以下, 莫敢

淫心舍力, 故曰 ‘自强不息’ 矣。”④ 圣贤的立身行事, 莫不践行着龙马精

神。 直到王弼、 孔颖达的注解, 也依旧从天人关系的视角讲述法天行而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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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刚健自强, 动行不休, 博厚载物。 宋明时期在继承前人解释的基础上,
更重视人事, 并从理学的角度认识龙马精神。 王弼以 “天地以本为心”,①

而胡瑗则认为天地是永恒不息的创造, 生生不已, “天地以生成为心”,② 不

断克服汉唐时期佛老的虚无主义价值观。 这对后来的程颐、 张载都有影响。
朱熹 《周易本义》 从天理人欲的角度理解: “但言 ‘天行’, 则见其一日一

周, 而明日又一周, 若重复之象, 非至健不能也。 君子法之, 不以人欲害其

天德之刚, 则 ‘自强’ 而 ‘不息’ 矣。”③ 自强体现的是天理, 而人的私欲

夹杂其间则会影响自强的发挥。 明清时期对龙马精神的理解延续程朱理学思

想, 重在经世致用。 “哲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意味着向哲学史上曾经

达到的精神高度的回归。 哲学总是在回到根源上来, 是从根源处出发的一种

精神的成长。”④ 《易传》 之后的易学解释, 都在不断地传承和阐释三圣的这

一生命精神。 那么, 回到古经和 《易传》 本身来看, 两者的创作相差五百

年之久, 历经时间的陶冶, 龙马精神实现了由自然物象到精神意义的创造,
其间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呢?

《周易》 经传强调天人相通进而构建价值体系, 这是龙马精神演变的基

本逻辑进程。 《周易》 不仅包含对宇宙自然的种种阐释, 而且处处显扬着人

文精神, 天道只是人道的根据。 从 《易经》 到 《易传》, 从商周到战国的千

年时空, 正是先人摆脱物象意识向自觉可为的精神意识过渡和发展的艰难时

期。 卦爻辞反映了时人与自然界的基本关系, 自然界的事物具有无限威力以

及不可制服的力量, 制约着人的行为。 人们诚惶诚恐, 当占筮结果为吉时,
才能有限度地自由活动。 而到 《易传》 创作时, 阴阳和刚柔观念被引入,
一阴一阳之谓道、 刚柔相推生变化, 效天法地, 天人合德, 人们摆脱物象的

限制, 自觉自为地进行精神的创造。 天人合一是龙马精神的哲学基础, 既是

其形成的理论依据, 又是其在实践中的道德标准, 也是其追求的终极理想。
《乾》 为六阳爻之卦, 《坤》 为六阴爻之卦, 两卦发展到上九、 上六爻时发

生阴阳交感, 刚柔相变。 这意味着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咸·彖》), 一

切精神的发展因 “道” 的变化而生生不息。
在 《周易》 中龙马精神的内涵由抽象符号与象征意义相结合, 形成符

号—易象—精神的思维结构, 这与 《周易》 的类比联想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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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天道的方法是格物, 格有感悟、 领悟之意, 类比联想思维方式就是感悟

天道的一种方法。 鲁洪生曾指出, 类比联想思维是由具体事物直接推知抽象

事理的方法。 类比很宽泛, 既包括相似, 也包括相关, 借助一种具体的

“象” “数” 认识、 领悟、 模拟, 把没有逻辑关联的事物联想成有关联的内

容, 是一种触类旁通的思维方式。① 《周易》 时期没有思辨的术语, 普遍是

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 “举也物而以明之也”。② 到了汉代, 在 《说卦》 的基

础上又发明创造了无数的 “象”, 以便对应卦爻辞, 易辞与象关系密切。
《乾》 卦多讲 “龙” 象的运动方式, 《象》 在阐释时, 认为 《乾》 卦由两个

八卦乾构成, 乾象征天, 天体运行刚健, 正与六爻龙象进取相合, 进而联想

到刚健、 力度等人的生命内涵。 《坤》 卦辞讲 “牝马”, 《象》 认为 《坤》
卦由两个八卦坤叠成, 坤象征大地, 负载的特点与牝马相类。 《易传》 对龙

马意象的阐释基本去除神秘的色彩而被赋予人文的解释, 形成了天地之道—
龙马意象—主体精神的结构, 天人间只要存在某种相似相关的联系, 通过直

觉联想, 便可以把有限的卦象引申出无限意义。 类比联想思维方式是中国重

要的认知方式, 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 但在实际运用中是有缺陷的。 心理学

上的相似相关联想是正常的, 但如果把它看作逻辑的关联则恐有不妥。 类比

联想思维方式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偶然性和即时性, 很多时候不是必然的。
从客体上来说, 客体有多重属性, 引发人们多种不同方向的联想, 甚至相反

方向的联想。 同一属性既可以论证正面, 也可以论证反面。 从主观角度讲,
每个人表达的思想不一样, 对同一物的感悟也是不同的。 同一人在不同情境

下, 对同一物联想亦不同, 联想具有多向性。
总之, 从先秦到明清时期, 历代易学家很重视 《周易》 中的龙马精神,

并尝试不断延展其内涵, 但都无法跳过或者超越古经和 《易传》 对龙马精

神的阐释, 总会不自觉地回归经传本身。 《周易》 天人相通, 将天地自然道

德化、 人性化, “与天地准” (《系辞》), 这意味着将人提高到天地的境界。
作为天人媒介的动物易象, 龙马不断演绎和深化宇宙间的生命厚度和精神张

力。 《周易》 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命精神是 《周易》 的根基。 “生生

之谓易” (《系辞》), 从时间和空间来看, 《周易》 中的生命精神具有普遍

性和延展性。 因此, 《乾》 刚 《坤》 柔, 龙马意象表征的生命精神———刚健

与厚德, 遍布在 64 卦中。 《周易》 中的动物意象并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艺术想

象或表现手法, 还表达着先民对人的本质的一种认知, 寄寓先民对人之为人

的理想和追求。

·33·

孙亚丽: 《周易》 经传中龙马精神的演变和阐释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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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周易》 中的龙马精神主要展现在 《乾》 《坤》 两卦的运转

变易中。 《乾》 以龙为象, 展现六龙流转不息的运行状态。 《坤》 以马为象,
表现出牝马之柔顺厚德, 但发展到上六爻时便出现龙马相战的结果。 《周
易》 卦爻辞中展现龙马运行的过程, 《易传》 则建构了龙马意象表征的生命

精神。 阴阳是构成龙马意象的根本范畴, 龙马意象通过阴阳转换实现了对立

统一的发展。 经文中的龙马所指倾向于约束君权, 管理臣责。 到 《易传》
时, 龙马意象所指扩充至君子等更为宽泛的群体。

《易传》 在阐释龙马意象时摆脱了神秘的占筮形式, 赋予其人文精神的

意义。 《乾》 龙蕴含着无限的创生能量, 《坤》 马与之偕行, 展现着永恒而

壮阔的生命精神, 拓展出积极自由的真我。 《易传》 对龙马精神的阐释, 既

包含方法论, 也指明实践目的。 从主体看, 适时退避并不沉闷, 而是在保持

自我挺立, 这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龙马精神更多呈现的是积极向上的进

取, 最终实现盛德大业的生生不息, 展现永恒而壮阔的生命精神, 这是人们

主体意识觉醒的宣言。 由经到传, 实现了从动物意象到精神意义的哲学创

造, 这与 《周易》 的论证方式有关。 感悟天道的目的是论人事, 追求天人

合德。 感悟天道的方法之一是类比联想思维方式, 只要相似相关就存在情意

事理的关联。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① 表现的是一种深沉的使命感, “其

为气也, 至大至刚, 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于天地之间”,② 展现的是浩然之

气的精神力量, 孔孟儒家不断演绎着龙马精神, 使之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

核心特质之一。 清华大学校训选用龙马精神理念——— “自强不息 厚德载

物”, 时刻激励着青年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 人无精神则不立, 国无精神则

不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思想, 支撑着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 薪火相传, 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强大精神力量。”③ 我们应当以时代精神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更好地

构筑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

(责任编辑: 陈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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